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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萨尔王传》与《罗摩衍那》

的比较看东方史诗的发展

銮  郊

内容提要 本文对我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进行了

比较研究并由此探讨了东方史诗流变中的特点。本文认为 ,在 反映生活的方式上 ,

《罗摩衍那》的建扬是神话式的,《 格萨尔王传》是历史的;根椐描写的内容看 9《 罗》

突出的是个人主题 ,《 格》贝刂是社会主题 ;在 艺术风格上 ,《 罗》表现出温婉细腻的阴

柔之美”《格》贝刂具豪放粗犷的阳刚之气。二者的差异揭示出东方史诗在其发展过程

中表现出了由神话走向历史 ,由 对个人命运的述说转向对社会生活的描绘以及更

具民间口头文学色彩的趋势。

关键词 史诗  主题  艺术风格  《格萨尔王传》  《罗摩衍那》

史诗 ,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作为一种文学形式 ,史诗在艺术地展示人类社会

前进足迹的同时 ,自 身也经历着发展和演变 ,无论西方史诗还是东方史诗莫不如此。本文所要做

的便是选取中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作为首尾坐标 ,希图从二者的比

较研究中一窥东方史诗流变的轨迹。

《罗摩衍那》(以下简称《罗》)是中国藏民族英雄史诗的宏篇巨制。公元六、七世纪以来一直在

青藏高原、漠南蒙古、川北藏她流传 ,影响不仅及于中国西北西南 ,而且远被北亚、东亚甚至南亚

和中亚广太地区。E1]十 一世纪前后日臻成熟完善 ,形成书面文字。这部史诗结构宏伟 ,卷帙浩繁。

迄今收集到的形成文字的说,部达七十余部 ,诗句至少有六十余万行
E2],为 世界罕见。《格》植根于

古代藏族神话·诗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土壤 ,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经济结

构、生活方式、民族关系、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有藏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之称。《罗》与《格》自身的成就表明。它们是东方最古老的两大文明的灿烂花朵”东方史诗的双璧 ,

代表着东方史诗的最高成就。从它们来考察东方史诗 ,应该是恰当的。

作为英雄史诗 ,作为
“
刚刚觉醒的民族意识在诗歌方面作出的第一个成熟果实

”H,《 罗》和

《格》在总体上是大致相同的。它们所表现的是本民族全体的
“
素朴的意识

”
,是与民族命运休戚相

关的重太的历史事件和理想化了的历史人物 ,也就是说 ,反映了处于奴隶制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

过渡时期的各自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 (社会观、道德观、哲学观、宗教观)以及本民族成长的紫定

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然而 ,由 于诞生于不同时代 ,受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 ,社会生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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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环境的制约 ,两部史诗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拟从下面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神话的建构与历史的建构

神话的建构与历史的建构就一部史'诗而言 ,既有神话成分 ,又有历史成分 ,是它所属的文学

种类本身就决定了的。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史诗都千篇一律 ,不同的史诗有着不同分量的组成成

分 ,占 据主流的成分决定着史诗的面貌 ,内容和主题。据此 ,我 向说 ,《 罗》有一个神话的建构 ,

F揞》有一个历史的建构。换言之 ,前者的题材内容极具神话性 ,后者则富于历史性。 
”

综观《罗》全诗 ,首先可以看到 ,史诗的整个世界是曲人、猴、神魔共同组成。现实生活中由人

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在这里表现为人与非入结戚的关系 ,社会活动成了人与非人之间的交往冲

突。尽管人已成为史诗描写的主体 9不再是神的附庸 ,可仍旧一如神话所表现的那样 ,神魔是不可

或缺的力量 ,人无法摆脱神魔的作用◇罗魔的诞生源于神的决定。行动常受神的指挥 ;他结交的朋

友是鸟类 ,结成的盟军是猴群”雨罗刹 ,恶魔则成了与他相冲突的敌对的
“
社会力量

”
。这是一个幻

想的世界 ,虽有一些城市、宫廷生活图画”毕竟只是浮光掠影。人活动、生活的舞台主要是自然 ,入

与自然交融在一起。第三篇林中修行胜境的描绘 ,令人感到仙人、修行者及罗摩和家人如林中万

物一样已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万物亦如人一般有灵有性 ,悉多被劫 9鱼儿悲伤恐惧 9狮虎忿

怒追赶 ,群 山流泪了 ,连太阳也在忧愁。史诗在此流露出一种万物有灵的倾向。史诗建构的世界

绝非现实生活中所有 ,它只能是神话的世界。其次 ,《 罗》有一个神话的情节结构。除第三篇外 ,其

余各篇中包括罗摩降生、魔女唆使魔工抢走悉多 9罗摩助猴王复国,神猴哈奴曼太闹楞枷城。罗摩

大战十苜魔王及悉多蹈火自明,后归入地母怀抱等故事情节无一不是神话◇插入的故事如恒河的

夫源 ,战神的诞生 ,罗摩祖先的故事、神猴哈奴曼的历史等颇有创世神话的意昧 ,反映了原始初民

的自然与社会意识。《罗》的神话情节结构决定了它与历史性的距离 ,决定了它不可能用直接描绘

的方式来表现社会 ,而只能通过非现实的故事间接地加以反映。

《格》也不乏神话成分 ,但是神魔出现 ,其作用只在突出格萨尔的神勇。格萨尔降服魔王路赞

夺回梅萨妃 ,闯地府救生母将阎罗王打出老鼠原形一类的神话故事 ,在史诗中比重相对较小。神

话未能形成可以统领全诗、赋予史诗以神话面貌的主流。与此相反 ,《 格》的情节内容中流动着丰

厚浓郁的历史性。

我们强调《格》的历史性 ,还不仅仅在于指出”史诗广泛地描绘了部落的征战交往、邦国的兴

衰更替、人间的悲欢离合”生产与生活方式、文化与风俗 ,反映了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奴隶

制吐蕃王朝和公元十世纪初藏区摧毁奴隶制建立封建王朝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 ,因而具

有一定的历史因素。更重要的在于 ,《格》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涵 ,它和历史事实有着非同一般的、

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它所描写的重太事件和重要人物往往都有历史根据。这里仅以战争为例。战

争是《格》的重要内容。最精彩的说部之一《霍岭大战》描写的是格萨尔的岭国与霍尔国的战争。这

场战争正是到历史上霍尔与属于吐蕃岭尕两大部族在黄河及金沙江上游广大地区发生过的战争

史实为根据的。在这些地方至今还遗存有许多以史诗中人物命名的村邑城堡。而对于吐蕃与霍

尔的战争 ,《 旧唐书》中也有所记录 ,为这场大战提供了历史佐证 E刂 ]。 另一描写战争的说部《降妖伏、

魔》,情节颇似罗摩与悉多的故事。其中魔王妹妹爱恋格萨尔王并助其降魔成功的情节 ,据考证 9

由《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吐蕃与突厥的联姻史实衍化而来 r5彐 。就连这样一个神话也与历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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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可见《格》所述的大小几十次部落、邦国和地区之战都是吐蕃史上确曾发生过的,而且史诗排

列的各次战争的先后次第、彼此间的联系以及史诗描绘的战争全局的总趋势都与历史事实大体

相符E6彐 。岭国大军的统帅即史诗主人公格萨尔则是根据公元一世纪林葱土司家族一位实有的同

名的历史人物为原型加工塑造而成E?]。 除了战争 ,史诗中关于婚姻、政治制度、宗教斗争、风俗人

情的描写都能在历史上找到根据 ,历史是纵贯《格》的基本内涵。

个人主题与社会主题

表面看来 ,《 罗》与《格》颇有相似之处 :二者都有一个英雄人物作为全诗的中心,他们有着相

同的国王身份 ,相同的降妖除魔拯救乾坤的使命 ,甚至前身部是天上的大神。两个故事的主要情

节线索都是记叙主人公从降生到功成业就重返天国的历程。某些重要情节也很相似 ,如罗摩和格

萨尔的妻子都被魔王所劫 ,二丿、为救妻都与魔王进行过战斗等等。同为英雄史诗 ,有这种形式上

的相似是很自然的,但是深入到两部作品的具体内容 ,就会发现它们有着明显不同的主题。如果

说 ,史诗通常由两方面内容构成。即记叙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的重太事件和歌颂具

有光荣业绩的民族英雄 ,那么《罗》则偏重于后者 ,以 歌颂英雄业缋和高贵品质为主要内容 ,谓之

曰
“
个人主题

”
;《 格》则偏重于前者 ,以 展现民族成长过程中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面貌为主要

内容 ,谓之曰
“
社会主题

”
。在这里 ,它与内容的核心、侧重表现的方面、思想倾向及思想意义密切

相关。

罗摩的悲欢离合是《罗》故事的核心。围绕着这一核心 ,史诗描述了罗摩的个人生活或者说罗

摩一生的命运 ,其 中包括一连串大事 :降生、娶妻、失王位被逐、悉多被劫夫妻分离、与猴王结盟、

大战十首魔王、重获悉多及王位、遗弃悉多 ,最后升天成神恢复毗湿奴原身。这些大事也便构成了

史诗的主要情节。通过这些情节 ,史诗将罗摩虔行达磨 ,克尽孝道 ,坚定勇敢等高尚品质及战无不

胜的光荣业绩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不仅如此 ,史诗还与众不同地调动
“
悲悯

”
的

“
情味

”
,渲染罗

摩失去王位的忧伤 ,思念妻子的痛苫以及他的父亲兄弟为他所受不公正对待表现出的悲哀与忧

愤 ,从情感这一新的角度再次突出罗摩那善良、克己、正直忠实、受人爱戴的高贵形象。由此可见 ,

史诗精心表现的内容主要足罗摩个人的命运。个人及其命运是《罗》叙述和描写的全部内容及目

的所在。

既然如此 ,就有了问题的另一面。这种对个人及其命运的强烈关注 ,有意无意地影响了《罗》

对社会生活面貌的直接描写与表现 ,使史诗展现的社会视野显得集中而狭窄。首先 ,《 罗》的社会

背景极为有限 ,不是在
“
上流社会

”
的宫廷 ,便是在绝少人间烟火味的山林海岛。远离有芸芸众生

所生活的、作为历史现实存在的那个社会。其次 ,对古代印度社会生活的渚方面 ,对人们在社会舞

台上演出的那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活剧也相应地缺乏直接的描绘。以宗教为例。印度是个宗教社

会 ,宗教在人民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印度的宗教种类派别较多 ,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及

斗争也较复杂。可是 ,对宗教这一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 ,史诗没有作直接的描述。即使是对源于

印度次大陆 ,在史诗形成前就已诞生 ,后来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的佛教 ,史诗也不涉及 ,更遑论其它

方面的社会内容如军事、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乃至风俗人情了。可以说 ,在《罗》中找不到《伊利亚

特》中战争场面 ,军事大会、体育竞技、葬礼那样众多的社会生活画面 .找不到那样描写细腻、富于

历史现实性 ,以
“
表现

”
而不是通过

“
反映

”
所显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即使有一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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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宫廷之争 ,不过是轻描淡写氵更有的如战争 ,便非史诗时代人与人战争的真实性描述 ,而是通

过人猴之间、猴群之间、人魔之间的神话式战争曲折地加以反映的事。

与缺乏时代社会生活面貌相对的是 ,《 罗》却拥有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或许是史诗的个人题

材及以个人为中心的表现方式为反映民族的心理和意识提供了有利条件 ,或许是一个有着文明

的早慧的古老民族所特具的发达的理性思维和高度的道德意识所致 ,史诗透过罗摩的悲欢离合、

光荣业绩、人生际遇反映了古代印度人的社会观念、道德意识。
“
达磨

”
的观念是《罗》中表达的首要的、核心的观念。

“
达磨

”
,佛 教释为

“
法

”
,印 度教释为

“
德

”
,一般即指事物的规律、人的正确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 ,既含哲理内容又有道德意义。

《罗》是把
“
达磨

”
作为基本思想贯穿始终的。史诗情节表现的是罗摩的悲欢离合 ,然而在情节的后

面反映的实是奉行
“
达磨

”
与违反

“
达磨

”
的冲突。发生在宫廷内部、修行人与罗刹、罗摩兄弟与罗

刹女、罗摩与十首魔王之间有各种矛盾冲突。它们或表现为善与恶、邪与正的斗争 ,或表现为正义

与非正义、正确与谬误的斗争 ,但归根结底是奉行与违反
“
达磨

”
的冲突。因为所有这些矛盾冲突

都是以坚持
“
达磨

”
者胜利 ,违反

“
达磨

”
者失败而告终的。《森林篇》中 ,史诗更借悉多之口指出 :

“
达磨产生出利益 ,达磨产生出幸福 ,用达磨可获得一切 ,达磨是世界的基础。

”
这都表明,史诗将

“
达磨

”
视为一种最高

“
理念

”
,肯定其统帅一切的神圣性、无往而不胜的真理性 ,表现了古代印度

颇有哲学意味的精神探索。此外 ,在《罗》中 ,“达磨
”
也富有如印度教认为的

“
德

”
的意义。史诗通

过人物展示了
“
德

”
的内容。诗中人物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分为两大阵营。罗摩是

“
德

”
的化身 ,他那

正直善良、勇敢坚定、宽厚克己、尽责向善的高尚品质 ,正是作为个人理想道德的体现。而他与父

亲、兄弟、妻子、朋友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孝顺、悌爱、忠贞、信义等则成了确定人际关系、维系社

会秩序的
“
公共道德

”
标准。十首魔王则表现为专横残暴、傲慢淫荡 ,代表着

“
德

”
的对立面。史诗

以鲜明的态度赞扬罗摩 ,斥责魔王 ,表现了强烈的道德意识 ,展示了印度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时

代的道德理想。

此外 ,史诗还通过十车王宫廷的王位之争、猴国的王位之争和丘首魔王的兄弟继位的事件 ,

提出了
“
王权世袭、长子继承和兄终弟继

”
的政治见解。通过罗摩降魔求妻之举终获全胜的情节 ,

表明了支持保卫正当利益。反对掠夺与强暴的战争观点。

《罗》这部
“
个人主题

”
的史诗以其深蕴的丰富的思想内容表达了时代和民族的社会观念和道

德理想。可以说 ,它更多是从社会的
“
意识

”
而不是

“
面貌

”
的角度来反映它的时代的。

《格》则刚好相反。《格》是一部
“
王传

”
,但并非以格萨尔王个人的悲欢离合为中心事件 ,它描

写的是格萨尔王的事业——战争。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 ,它的降临必定把个人命运与社会

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是 ,战争的题材就为史诗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为它再现古代藏

族社会生活面貌提供基础 ,从而也决定了它在内容上的社会性质。

《格》的时代处于吐蕃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吐蕃与附近近百个部落、邦国及地区

之间的关系史 ,构成了这个阶段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史诗以如椽巨笔艺术地再现了大大小小战

争的场面、过程 ,表现出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概括了正义战争必胜的战争规律以及各部落从

分散状态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史诗对战争过程的描绘极为精彩。如《卡切玉宗》分部细致地描

写了岭军与卡切入侵者两军的对垒混战、将士的单人厮杀、骡群象群冲阵的战术运用 ,两军幕后

的运筹帷幄、内部的分歧争论及至内讧 ,以 及战前军事会议 ,出 征送别仪式、战死者的安葬、胜利

者的赏赐等等 ,将交战双方、全景特写、场上与场下、阵前与幕后、行动与心胛、战斗与风俗表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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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漓尽致。一幅全方位的战争立体图画跃然纸上。史诗也展现了这一时期吐蕃社会佛教与藏族

传统的
“
本教

”
之间的关系。史诗一方面渲设格萨尔由佛教菩萨转世的身世、他兴佛灭本的辉煌业

绩 ,另 一方面又展示他与本教神祗的密切关系和对本教的宽容与器重 ,塑造出一个具有本教色

彩的佛教徒国王 ,描绘出一种融有本教因素的佛教。这种看似矛盾的描写正是十世纪前后吐蕃佛

本两教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宗教状况的真实写照。史诗表现的社会内容十分丰富。从格萨尔

王
“
赛马登位

”
故事可以了解到吐蕃城邦分学制下选贤举能的原始遗风及封建世袭制的端倪氵格

萨尔母亲当俘虏被分配作王妻的情节和格萨尔王与战败国首领联姻的情节 ,揭示了吐蕃奴隶制

婚姻状况 ;史诗多次描写的打胜仗后开采战败国宝藏分配财富的重大活动 ,反映了吐蕃获取财富

的经济活动及方式。此外 ,吐蕃的典章制度 ,阶层分野、祭祀、贸易、贡赋乃至天文历算和医药的情

况在史诗中都有所反映。整整一个由奴隶制兴起到封建制兴起的时代”随着史诗中战火硝烟的蔓

延尽现出来。

广泛地展现社会生活面貌仅仅是《格》社会性的一个表现。更重要的是 ,史诗走出了个入命运

的狭小苑囿 ,在观念上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应该承认 ,史诗仍处处突出英雄格萨尔的英明神武、

贤良强大 ,但事实上着墨更多的是战争或事件本身的描写、英雄群体的刻划 ,社会生活的展现。或

许可以这样说 ,从某个角度来看 ,格萨尔个人的故事更具有情节线萦的作用 ,而主角却是时代的

生活本身。其次 ,史诗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不再囿于狭窄范围的部落英雄的复仇义务 9而开始具有

国家、宗教的内容。格萨尔王进行的几十次战争 ,多为反侵略战争 ,但也有少数如与大食的战争是

征服性的兼并战争。同时这些战争又都有着
“
把外道本教消灭掉 ,把显密教幢高树起

”
的明确的宗

教目的。战争的结果总是委任战败国内受百姓拥戴者为
“
代理人

”
执掌国政 ,并将该国纳入岭国统

辖之下收取贡赋。被征服者全部皈依佛教。于是一次次战争之后 ,一个以岭国为宗主包括了数十

部落邦国的、领土广袤幅员辽阔、宗教信仰相同、政治上统一、军事工联盟的
“
大岭国

”
逐步形成。

在这里 ,格萨尔王体现了岭国(吐蕃)的统一 ,体现了一个理想的即将形成的封建帝国。他征战四

方的事迹反映了吐蕃从分散状态趋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程 ,表达了藏族人民厌恶分裂和战争、

要求统一与和平的心声。

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

同为英雄史诗 ,《 罗》与《格》在风格上有很大差异。简括地说 ,《 罗》表现出一种细腻温婉的阴

柔之美 ,《 格》则透出一股雄浑粗犷的阴刚之气。

Ι 《罗》的阴柔之美来自于它是
“
最初的诗

”
,来 自于它浓郁的诗意。史诗写的是歹摩与悉多悲欢

离合的故事 ,情节多带有神话色彩。这种罗曼蒂克的主题与情节首先就从内容上为史诗莫定了一

个诗意的基础。再者 ,史诗注重翰藻 ,讲究音律 ,往往用华丽的词句巧妙的音节构筑成一苜首优美

的诗章 ,点缀在史诗各篇之间,烘托出一种瑰丽奇妙、温柔缠绵的氛围。正如季羡林先生举出的那

些描写宫女夜寝的诗句Eε ],确实意味深长 ,给人以似明非明的朦胧感 ,似懂非懂的寓意感 ,又赞又

叹的温馨感。而最重要的是 ,全诗有一个混合着自然美 ,在 自然美中展现的情感基调 ,它是史诗阴

柔风格的-个组成部分。《罗》中处处涌动着情感 ,无论是罗什曼那对罗摩的劝慰 ,罗摩对悉多的

苦苦思念 ,还是悉多无故遭弃的幽怨 ,“悲悯
”
之倩总是喷薄而出,缠绵、动人、自然、大胆。这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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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史诗中极为少见。不仅如此 ,史诗的抒情往往与自然景物的描写和谐统一 ,水乳交融。情赋予

景以生命 9景推动情得以升华。史诗以含情的笔调描绘那奔腾的恒河、苍莽的森林、芬芳的荷塘、

飞禽走兽、林中寒烟、天空骄阳。语言的情感赋予自然景物以生趣、活力 ,仿佛它们也有了生命。而

自然风光的描写又推动着情感的抒发。大自然与人物内心世界相互交织、相互呼应。它显示出人

物心灵的颤动 ,渲染、烘托着环境气氛”使情感凭借这外在的推力 ,凝聚、升华、爆发。罗摩失去悉

多悲痛欲绝 ,林 中愉悦的春光对比出了他的不幸 ,小鹿大象和熟透的多罗果 ,缠绕的藤萝更唤起

了他对悉多、对昔日夫妻恩爱的回忆。在这强烈的刺激下 ,他痛苦的心情变得更为沉重、情感的爆

发更为猛烈 ,其情状也更为感人。当史诗中情景交融、情感美与自然美达到高度和谐之时 ,美感也

就在读者心中油然而生了。

如果说《罗》的诗情画意 ,雕缛婉约得力于蚁蛭仙人的文学加工 ,那么《格》的粗犷豪放则吸取

了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相比之下 ,《 格》由于长期以来由民间艺入口头传颂。从文学角度看 ,略

嫌粗糙 ,但是那一股气壮山河的阳刚之气却为它生色不少。

史诗的阳刚之美苜先通过人物形象展示出来。史诗塑造了格萨尔王及其将领们的英雄形象。

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格萨尔英明贤良,具有远见卓识和超人的本领 ;总管王机智仁厚 ;贾察

勇猛刚烈 ;丹玛智勇双全。保卫自己的国家,实现西方统一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为此 ,他们浴血奋

战 ,不惜牺牲生命 ,表现出忘我战斗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的英雄事迹和英雄气概成为史诗的主

旋律 ,为史诗营造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氛围。

其次 ,史诗通过大量的战斗场面的描写和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流露出昂扬的豪情。战争是史诗

的主要内容。战争场面的描写不仅数量多 ,而且表现方式各异。但不论场面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特

点即极力表现出人们的英雄主义。如岭军与卡切军一次交锋的场面描写 ,先根据使用武器的高度

依次递下 :从乱箭象冰雹、长矛象流星写到刀光象晨曦 ;继从无声写到有声 :喊杀声象千龙吼叫 ;

最后从行动写到结果 :砍下的头象萝 卜在翻滚 ,鲜血象河水遍地横流。这段描写有层次、有力度将

生死搏斗的紧张场面表现无遗。另一次战役则详细描绘了岭军的布阵。穿着青、红、黄、金、黑衣

的人马 ,象乌云似火海如老虎 ,密布在各条马道上。军衣色彩多样表明了岭军的人数多规模大 ,给

人以鲜明印象。￠洛》也描写自然景物 ,但绝非光风霁月、绿树繁花 。而是山石江河 ,草地荒滩。

《霍岭牙战》描绘了岭国的山河 :巍峨险峻的十三山,连九层的石崖9一泻千里的黄河 ,九十九道曲

折的河湾河滩。由远到近地展现了大自然雄姿 ,也流露出自豪的情怀。这些自然景物固然是青藏

高原所特有的景观 ,用在诗中不足奇。但是这些意象 ,以其本身固有的坚硬、宏伟、险峻等本质特

点烘托出冷峻的豪气。

再次 ,史诗继承的民间文学传统 ,大量运用夸张、排比及比喻句形成了感情奔放的气势。史诗

中人物往往使用夸张的语言来描绘事物 ,尤其是在面对敌人时好夸奖自己。如卡切国王对自己势

力的夸张 :“我的国政大如海 ,国土广阔无边际⋯⋯我的政教稳如须弥山,四大洲是我的美装饰
”
。

又如将士对自已能力的夸张 :“我技艺高强赛猛虎⋯⋯思谋深沉赛大海。
”
夸张的语言往往透着单

纯朴拙 ,可就在这单纯朴拙中还混合着自信与魄力。史诗中排比句的便用极其频繁。排比有时与

夸张或比喻结合 ,造成一种非凡的气势。如描写岭国大将贾察的宝刀时 ,一连用了二十四个比喻

句 ,同时又用了排比句。这连续的比喻丰富了一个形象 ,排 比句形成了一个反复吟咏的旋律 ,有如

江河奔腾而下 ,抒发了热烈奔放的豪情 ,给人以极大感染。

从世界史和人类学的角度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 ,《 罗》产生于古代 ,代表着入类的童年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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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产生于中世纪 ,代表着人类的
“
少年时代

”
。如果将东方史诗作为一个完满 自足的体系来看 ,

古代的《罗》和中世纪的《格》便分别是这个体系的起点和终点 ,代表着东方史诗发展的两个不同

阶段。在上文中 ,我们对这两部史诗进行了对比研究 ,它们的差异显示了东方史诗在发展过程中

演变的如下特点 :

(-)东方史诗发展的演变的第一个特点 ,即 是从神话走向历史。史诗是人类首次战胜 自然力

的产物。《罗》时代的人们虽然开始了改造 自然的斗争 ,但并未彻底摆脱将 自然力和 自然物加以神

化的初民意识。因此在这一时代的史诗中 ,神 话成分特别多 ,幻想和想象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

《格》的时代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和阶级的发展、人们心理素质和文化意识的 日趋一致。以

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共同体取代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联盟。民族意识增强 ,这也促进了

历史意识的产生。人们需要表现 自己民族的光荣、记叙民族的历史经验、歌颂民族的英雄。因此 ,

史诗中历史因素得到强调 ,历史成为史诗的基本内涵。与此相联的是 ,史诗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逐步加强。

(二 )史诗在发展中扩大了视野 ,由 个人转向社会 ,反 映社会现实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全面

性。史诗的出现标志着人的自我觉醒 ,于是史丨l中有了最初的人本主义思想。但是这种 自我觉醒

并非现代意义的个人的自我觉醒 ,而是人对于神的自我觉醒。所以 ,个人和社会仍为一体 ,个人理

想和民族理想未能分开 ,在人们心目中 ,个人的命运实际上就是
“
人

”
的、民族的命运。另一方面 ,

入我尚无疆土观念 ,将
“
王

”
与

“
国

”
等同起来 ,“ 王

”(英雄 )的命运即
“
国

”
的命运。这两种意识在

《罗》的时代普遍存在 9在史诗中的表现便是史诗的
“
个人主题。

”
但是在《格》的时代 ,人 们开始有

了疆土观念、国家观念及与之相联的宗教信仰观念 ,简言之 ,有了社会观念 ,因 此反映在史诗里的

是对社会的关注 ,广泛地反映和描写社会生活。

(三)史诗在发展中更加具有民间口头文学色彩 ,更加大众化。东方史诗中 ,产生于古代的作

品如《罗》,由 于经过蚁蛭仙人的文学加工 ,语言优美 ,结构严谨 ,更具文学性。产生于中世纪的作

品如《格》,则广泛流传于民问 ,未经文学上的充分处理加工 ,古朴淳厚 ,保持着较多的民间风昧。

注释 :

E1]参见《格萨尔研究》第三集,324页 。

E2」 据 1986年统计资料。

E31《 别林斯基选集》卷 3,39—40页。

Ed△5]参见朵藏才旦《日寸代的画轴 历史的写照》,《 格萨尔研究》第二集。

匚6]参见黄文焕《(格萨尔)历史内涵再探》,《 格萨尔研究集刊》l。

E7彐 见《格萨尔研究》第二集,38页。

匚8彐参见季羡林《罗摩衍那初探》130页 。


